
對
於
寫
作
能
力
，
許
迪
鏘
在
他
的
新
書
中
所
寫

出
來
的
經
驗
，
可
說
是
非
常
平
實
可
親
的
，
於
我
，

那
可
是
最
誠
摯
的
心
底
話
。
就
連
那
書
名
，
也
是
用

得
最
恰
當
，
名
字
是
長
了
一
些
，
但
那
又
有
什
麼
關

係
呢
？
多
看
幾
回
，
我
倒
覺
得
不
用
它
來
做
書
名
才

是
一
種
浪
費
。
讓
我
再
把
書
名
說
一
遍
：
《
中
國
語

文
不
難
學
為
什
麼
我
總
是
學
不
好
》
，
多
親
切
！
那

就
是
該
書
的
名
字
。

許
迪
鏘
說
，
許
多
事
情
都
是
自
己
摸
索
學
會
，

並
不
懂
得
怎
樣
去
教
人
。
寫
作
，
他
並
沒
有
上
過
什

麼
寫
作
班
，
很
多
很
多
寫
作
人
也
是
如
此
，
從
未
受

過
正
規
的
寫
作
訓
練
，
但
我
們
最
終
也
可
以
寫
作
了

，
這
就
是
寫
書
的
許
迪
鏘
想
告
訴
大
家
的
話
：
中
國

語
文
並
不
難
學
啊
，
就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
學
懂
了
中

國
語
文
。
至
於
為
什
麼
我
總
是
學
不
好
，
且
聽
他
的

經
驗
：
原
來
中
學
畢
業
後
的
暑
假
，
有
一
天
他
在
書

店
買
了
一
部
巴
金
的
《
家
》
，
讀
上
一
個
假
期
，
從

此
，
改
變
了
他
的
一
生
，
以
後
，
他
拿
起
筆
，
彷
彿

就
有
一
個
聲
音
引
領
他
向
前
，
說
出
他
心
裡
的
話
。

他
開
始
明
白
，
一
些
好
書
，
讀
過
之
後
，
混
亂

的
思
緒
開
始
不
混
亂
，
貧
乏
的
思
想
內
容
沒
那
麼
貧

乏
了
。
聽
、
說
、
讀
、
寫
，
合
成
了
語
文
能
力
，
而

我
們
要
做
到
的
，
就
是
一
個
多
字
，
多
聽
、
多
說
、

多
讀
和
多
寫
，
現
在
這
個
﹁多
﹂

字
變
成
了
﹁少
﹂
字
，
那
又
有
什

麼
辦
法
學
得
好
呢
？

聽
作
者
一
遍
遍
心
底
話
變
成

的
文
章
，
關
心
學
生
語
文
的
老
師

，
應
有
啓
發
。

總
是
學
不
好
黃
子
程

一
向
對
為
迎
合

市
場
，
以
商
業
手
段

製
造
出
來
的

﹁套
書

﹂
不
感
興
趣
，
只
為

了
趕
潮
流
，
把
散
亂

的
文
章
拼
湊
在
一
起

，
可
讀
性
其
實
不
高
。

剛
讀
過
聲
稱
是
汪
曾
祺
著
的
《
汪

曾
祺
談
吃
》
，
明
顯
是
把
作
者
在
不
同

時
期
在
雜
誌
發
表
的
文
章
合
在
一
塊
結

集
出
版
，
是
故
難
免
題
材
重
複
。
作
為
一
個
著
名
文

學
作
家
的
汪
曾
祺
一
向
以
追
求
美
食
，
也
能
自
己
動

手
弄
幾
味
聞
名
。
書
中
文
章
不
乏
他
夫
子
自
道
，
從

準
備
一
些
江
南
冷
盤
小
菜
的
心
得
，
談
到
較
著
名
菜

式
的
做
法
，
都
可
見
他
的
功
力
。
怪
不
得
有
台
灣
作

家
慕
名
來
京
拜
訪
，
不
客
氣
要
求
他
露
一
手
了
。

汪
曾
祺
是
高
郵
人
，
蘇
浙
小
菜
固
然
有
心
得
，

他
晚
年
長
居
北
京
，
對
北
京
飲
食
當
然
也
是
經
驗
豐

富
。
他
在
抗
戰
時
期
去
了
雲
南
唸
西
南
聯
大
，
筆
下

的
大
學
生
活
引
人
入
勝
，
談
當
時
的
飲
食
也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寫
泡
茶
館
的
學
生
令
人
難
忘
。

汪
曾
祺
雖
然
過
世
多
年
，
但
後
繼
有
人
，
兒
子

汪
朗
也
能
寫
文
章
。
不
過
，
他
不
如
老
爹
的
創
作
多

靈
氣
，
傾
向
考
據
式
尋
找
資
料
與
眾
分
享
。
剛
讀
了

他
的
《
衣
食
大
義
》
，
談
御
膳
為
何
不
好
吃
，
清
代

根
本
就
沒
有
所
謂
﹁滿
漢
全
席
﹂
，
都
是
下
了
不
少

工
夫
的
文
章
。
其
他
談
官
衣
官
帽
和
做
官
的
車
乘
，

除
了
旁
徵
博
引
外
，
文
章
寫
得
風
趣
。
文
章
微
言
大

義
，
隱
帶
弦
外
之
音
，
讀
來
過
癮
。

提
起
清
明
節
的
悲
情
，
宋

代
詩
人
高
翥
的
《
清
明
》
最
為
突

出
：
﹁南
北
山
頭
多
墓
田
，
清
明

祭
掃
各
紛
然
。
紙
灰
飛
作
白
蝴
蝶

，
淚
血
染
成
紅
杜
鵑
。
﹂
古
人
郊

野
掃
墓
、
悼
念
亡
人
的
場
面
歷
歷

在
目
令
人
淒
然
。
另
一
位
宋
人
王

禹
俏
的
《
清
明
》
詩
寫
道
：
﹁無
花
無
酒
過
清
明
，
興

味
蕭
然
似
野
僧
。
昨
日
鄰
家
乞
新
火
，
曉
窗
分
與
讀
書

燈
。
﹂
從
字
面
上
看
，
詩
人
的
處
境
似
乎
很
窘
迫
，
非

但
﹁無
花
無
酒
﹂
、
﹁似
野
僧
﹂
，
甚
至
要
向
鄰
居
借

火
點
燈
來
讀
書
，
但
此
詩
恰
恰
也
從
反
面
證
明
：
清

明
節
原
本
應
該
是
有
花
有
酒
、
興
趣
盎
然
的
春
天
節

日
啊
！清

代
﹁揚
州
八
怪
﹂
之
一
的
鄭
燮
，
在
一
闋
《
浪

淘
沙
》
詞
中
寫
道
﹁小
樓
忽
灑
夜
窗
聲
，
臥
聽
瀟
瀟
還

淅
淅
，
濕
了
清
明
﹂
，
這
鄭
板
橋
不
愧
為
書
畫
大
家
，

一
個
﹁濕
﹂
字
，
寫
活
了
清
明
時
節
的
氣
象
特
點
和
心

境
，
讀
來
令
人
拍
案
叫
絕
！

﹁清
明
時
節
雨
紛
紛
﹂
，
這
雨
水
交
織
着
淚
水
。

淚
水
是
凝
重
、
酸
澀
的
，
雨
水
卻
充
滿
着
希
望
與
活
力

。
當
淚
水
被
清
明
的
雨
水
沖
刷
之
後
，
悲
情
也
被
綠
色

的
希
望
取
代
了
。
所
以
人
們
會
走
出
﹁圍
城
﹂
，
去
沐

浴
、
擁
抱
嫩
綠
的
陽
春
，
讓
心
變
成
一
隻
自
由
翱
翔
的

雲
雀
。

（
《
雅
俗
坊
》
續
稿
未
到
，
暫
停
一
天
│
│
編
者
）

凝
重
清
明

馬

佳

她
在
暴
躁
的
丈
夫
，
散
漫
的
兒
子
間
，
擔
任
慈
母

的
角
色
，
總
有
二
十
年
了
，
最
近
我
勸
她
退
役
。
她
的

兒
子
求
學
態
度
散
漫
，
成
績
時
好
時
壞
。
丈
夫
生
意
上

比
較
忙
碌
，
自
然
地
把
管
教
兒
女
的
責
任
歸
給
孩
子
的

媽
。

每
逢
孩
子
的
成
績
退
步
了
，
孩
子
的
爸
就
大
發
雷

霆
，
罵
孩
子
也
罵
妻
子
。
孩
子
的
對
策
是
盡
量
躲
着
父

親
，
從
不
親
手
交
成
績
單
給
父
親
。
派
成
績
單
那
幾
天

，
他
總
有
藉
口
避
開
，
讓
媽
媽
戰
戰
兢
兢
地
把
成
績
單

拿
給
他
爸
看
，
也
讓
媽
媽
捱
一
頓
吼
叫
。

做
父
親
的
固
然
覺
得
自
己
絕
無
責
任
，
做
兒
子
的

明
知
母
親
會
代
他
受
過
也
不
覺
有
愧
。
反
而
這
位
做
母

親
的
倒
覺
得
真
是
自
己
的
過
失
，
誠
惶
誠
恐
，
無
地
自

容
。
好
好
醜
醜
，
孩
子
終
於
捱
到
上
大
學
了
，
成
績
一

樣
不
穩
定
，
面
臨
退
學
危
機
。
這
些
時
孩
子
的
媽
坐
立

不
安
，
不
知
如
何
把
壞
消
息
告
訴
丈
夫
。
她
怕
孩
子
的

爸
除
了
臭
罵
一
頓
之
外
，
還
要
孩
子
從
此
停
學
，
去
找

份
工
，
自
己
養
自
己
。
她
見
孩
子
表
現
如
常
，
打
機
上

網
煲
電
話
，
好
像
把
處
境
告
訴
母
親
之
後
他
便
責
任
已

了
。
她
卻
把
壞
消
息
拖
延
着
不
敢
對
丈
夫
說
。
看
到
約

我
們
喝
茶
的
這
位
女
士
，
坐
立
不
安
，
失
魂
落
魄
的
樣

子
，
我
對
她
說
：
﹁你
這
保
護
小
雞
的
老
母
雞
是
退
役

的
時
候
了
，
讓
孩
子
自
己
把
成
績
告
訴
他
的
父
親
！
﹂

比較喜歡嚴浩訪問
林燕妮這一集。主要原
因是林燕妮坦誠，肯說
真話。相比其他，一直
在數自己的成就，說如
何不容易，怎樣奮鬥，
說來說去都是眾所周知
的事，那有什麼意思？

嚴浩說林燕妮一生
多姿多彩，一輩子等於
別人三輩子，林回答，
假如有來世的話，她不
做女人，更不做林燕妮

。要做什麼呢？她說：如果再做女人
的話，就做個傻傻的小女人，有好丈
夫寵愛。說得不錯，原來， 「千帆過
盡」，最終還是要個美好的家庭。

但是我想說，不是傻的女人就有
美好婚姻，聰明的女子就一定婚姻失
敗。我聽過不少蠻棒的男人說過，最
怕跟愚蠢的女人拍拖。最先可能因為
美麗，奮力追求，到了另一階段，發
現這美女其實很蠢，一點味道都沒有
，找不到話題，那麼就無法繼續談情
說愛了。

單是聰明是不夠的，要有人生智
慧。聰明美貌才女，萬千寵愛在一身
，千萬不要因此而過分嬌縱。其實真
正的聰明是聰明不外露，比較低調，
懂得照顧伴侶的感覺，懂得為別人着
想。

不要因為自己出色，把自己看得
太重，別人眼光都落在你身上，還不
夠，自己的聚焦點也在自己頭上，容
不得他人，那當然也就沒男人喜歡了
。不是沒男人喜歡
，是沒出色男人喜
歡，不要忘記，這
些有才有貌女子，
等閒男子她是看不
上的喔。

體檢年輕化
葉特生

汪氏文章
關 平

訪
問
林
燕
妮

舒

非

慈母也要退役
阿 濃尷

尬
時
刻

王

渝

賭場必勝術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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瑋
琳
知
道
我
喜
歡
吃
螃
蟹
，
特
地
買
了
幾
隻

蟹
鉗
子
肥
大
，
看
了
就
叫
人
流
口
水
的
石
蟹
。
我

們
邊
吃
邊
喝
啤
酒
，
雖
然
弄
得
杯
盤
狼
藉
，
卻
感

到
酣
暢
無
比
，
還
異
口
同
聲
地
說
：
螃
蟹
只
合
家

裡
吃
。
最
後
，
在
他
們
兒
子
的
一
再
催
促
之
下
，

我
們
匆
匆
忙
忙
用
紙
巾
擦
擦
嘴
和
手
就
坐
進
車
子

，
一
路
飛
馳
到
小
傢
伙
的
學
校
︱
︱
核
桃
區
初
中

。
這
個
晚
上
學
校
有
音
樂
會
，
小
傢
伙
要
登
場
，
看
我
們
吃
螃
蟹
吃
得

那
麼
起
勁
，
都
把
他
急
壞
了
。
我
們
總
算
及
時
到
達
，
坐
定
後
，
我
發

現
聽
眾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以
上
都
是
亞
裔
。
台
上
演
出
的
孩
子
也
一
律
黑

頭
髮
黃
皮
膚
，
只
有
兩
三
個
白
孩
子
。
我
跟
瑋
琳
說
：
﹁這
哪
裡
像
美

國
的
學
校
。
﹂
她
說
：
﹁白
孩
子
成
了
少
數
，
還
是
極
少
數
。
﹂

坐
在
我
身
邊
的
年
輕
媽
媽
，
當
然
是
華
裔
，
她
用
中
文
問
我
：

﹁坐
在
裡
面
一
圈
的
，
是
不
是
演
奏
比
較
好
的
？
﹂
我
還
沒
有
弄
清
楚

她
的
問
題
是
怎
麼
回
事
，
瑋
琳
回
答
道
：
﹁沒
有
那
些
講
究
。
這
種
表

演
都
是
為
了
鼓
勵
孩
子
參
與
。
參
與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
﹂
年
輕
媽
媽
的

眉
頭
舒
展
了
。
唉
，
這
裡
華
裔
有
個
通
病
，
喜
歡
比
來
比
去
，
不
但
比

丈
夫
事
業
、
比
房
子
車
子
，
還
比
孩
子
的
學
習
。
年
輕
媽
媽
大
約
覺
得

瑋
琳
有
見
識
，
不
斷
向
我
們
提
問
。
一
向
愛
發
表
意
見
的
我
，
有
許
多

話
想
說
，
可
是
覺
得
滿
身
螃
蟹
味
，
出
門
時
連
牙
也
沒
來
得
及
刷
，
不

敢
出
聲
，
只
得
緊
閉
住
嘴
，
頻
頻
傻
笑
。

父親死的時候七十三歲，從來沒有做過
身體檢查。健壯得很，身故那天，還去街市
買菜，正在廚房煮食時，突然腦中風，倒下
後就沒有醒過。如果他按照現代保健原則：
從四十歲開始按年體檢，一早就知道患上高
血壓高血脂，提早預防，會不會活到八十歲
？按年體檢是個先進概念，理論上可以預防
慢性病，及早改善體質。長期來說，可減低
晚期治療的成本。

但理論和實際，天差地別。因着有體檢
，使人從年輕就開始服用藥品和各種營養品
。而且體檢費用昂貴，有些檢查還使人痛苦
：例如體內組織切片，穿刺，或者服用及注
射特別藥水以便顯影。照X光太多，對身體
也毫無好處。西醫似乎不經儀器進行內臟檢
查，幾乎不敢斷症。迷信科學，只靠藥物和
儀器治病，樣樣沒把握。回頭想：即便父親
從四十歲開始檢身，未必延長壽命，但無端
經歷檢驗之苦，則是必然。連美國醫生也認
為：驗身和保障健康是兩回事。以奧巴馬作
例子：他才四十八歲，卻要接受前列腺癌和
大腸鏡檢測，這些都是為六十歲以上人士的
測試。另外還做鈣沉積的血管與心臟試驗，
那是為老弱者而設的檢查。

體檢年輕化為着健康，只是個表面理由
。最大得益當然是與醫藥有關的行業。所以
「減低晚期治療的成本」之前，已經大幅增

加了醫療成本。美國醫療費用之高，全球數
一數二，跟這班蠹蟲絕對脫不了關係。

美國醫療改革困難重重，也因侵犯到這
群既得利益者。父親一生從沒擔心過健康，
身體從沒大礙。一中風就
逝世，幾乎沒花過治療成
本，也沒經歷治療苦楚。
如果他活到九十，卻纏綿
病榻，求死不能。哪樣對
他更好？

遊
澳
門
賭
場
，

誤
打
誤
撞
闖
進
貴
賓

廳
，
只
見
桌
面
上
的

籌
碼
與
別
不
同
，
厚

厚
長
方
形
閃
亮
的
玻

璃
纖
維
，
每
枚
籌
碼

多
少
錢
？
走
近
一
看

，
不
得
了
，
一
枚
十
萬
元
整
，
賭
桌

上
有
數
堆
籌
碼
，
咬
着
煙
的
黃
皮
膚

玩
家
振
臂
一
堆
，
一
擲
數
十
萬
金
，

絕
不
是
電
影
橋
段
。
親
眼
目
睹
，
驚

覺
今
夕
何
夕
，
只
能
俯
首
默
認
自
己

是
未
見
過
世
面
的
港
燦
。

逛
賭
場
是
為
了
細
看
人
生
百
態

，
普
通
賭
廳
的
骰
盅
桌
旁
，
平
民
百

姓
大
發
議
論
，
分
析
下
一
輪
究
竟
開

大
還
是
開
小
。
電
子
記
錄
表
上
，
大
大
小
大
小
小
大
大

小
，
如
股
市
的
上
落
市
，
下
一
盤
是
大
是
小
？
似
乎
無

跡
可
尋
，
但
賭
徒
們
總
有
高
明
理
論
。

﹁上
一
鋪
開
小
，
這
舖
買
大
，
買
相
反
，
贏
面
大

。
﹂
﹁轉
勢
啊
，
看
到
﹃小
小
大
大
小
小
﹄
的
勢
頭
嗎

？
當
然
買
小
！
﹂

賭
客
們
七
嘴
八
舌
，
他
們
看
到
的
規
律
，
只
有
他

們
自
己
才
明
白
。
如
果
他
們
相
信
數
學
，
明
白
什
麼
叫

概
率
，
應
該
知
道
，
開
大
開
小
，
每
一
局
都
是
獨
立
事

件
，
與
前
面
開
什
麼
完
全
無
關
，
而
且
，
世
事
總
有
意

想
不
到
的
一
面
。
叮
叮
叮
，
揭
盅
，
這
一
局
開
圍
骰
，

大
小
通
殺
。

我
到
賭
場
有
必
勝
之
術
，
免
費
奶
茶
必
飲
，
礦
泉

水
也
不
要
客
氣
，
先
賺
一
筆
，
然
後
作
旁
觀
者
，
緊
記

永
不
下
注
，
以
旁
觀
作
娛
樂
。
淨
賺
飲
品
，
是
為
﹁必

勝
﹂
。


